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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崔文瀚

一手拿着喷枪，一手拿着陶瓷片，一

名文物修复师正在进行陶瓷修复。桌面上

满满当当，放着设计图纸、几个深棕色的

瓶子，还有两个有数十种颜料的颜料盘。

另一名文物修复师左手食指缠着纱布，用

4 根手指扶好青铜器，右手拿着除锈工

具，小心地给文物做“美容”……

这些画面来自山西省太原市近日举

办的 2022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现场。

这次大赛中，主办方提供了 149件陶

瓷、金属、壁画等各类文物，来自 27 个

省 （区、市） 的 219名选手同台竞技，经

过 14个小时的比赛，共有 74名选手获得

了一二三等奖。

文物修复师作为新职业，对年轻人有

多大吸引力？年轻人想要加入还面临哪些

难点？为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

采访。

文物修复师队伍渴望更
多年轻人加入

2016 年，随着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

文物》的播出和走红，原本属于冷门职业

的文物修复师进入大众视野。 2021 年，

《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
称《标准》）出台，文物修复师作为新职

业一时间备受关注。

文物修复师进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 并有具体的分工和行业标

准，也经历了很长的过程。1999 年，我

国首部 《职业分类大典》颁布，其中没有

文物修复师，只有“文物修复工”，是在

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

关人员”项，广播影视制作、播放及文物

保护作业人员的类项下，文物保护作业人

员小类中的一个职业。

“ 《标准》正式颁布之前，国家文物

局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会。那天早

上，我在宾馆门前跑步，看到门口 LED
屏幕上缓缓滑过的‘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的字样，那一刻忍不住捂上双

眸，多年的研究探索终于要开花结果

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

研究员张晓彤是 《标准》的主要参与制定

者，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说，《标准》 涉及 13个职业方向、65个职

业等级，主要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内容和权重表 4个部分。

“事实上，为了 《标准》 的出台，大

家已经努力了近 20 年，从职业的建立，

到职业名称定义的全面修订，再到厘清每

个职业方向下的技能标准。不仅能从根本

上保证文物修复的质量，也为文物修复的

人才培养与使用提供了指导。为年轻人进

入这个领域增强了信心，文物修复师队伍

渴望更多经过专业学习与训练的年轻人加

入。”张晓彤说。

张晓彤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供了

这样一组数据：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

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约 76.67万处，可移

动文物 1.08 亿件/套，现有各类文物机构

10562 个，文物修复师数量则少之又少，

平均每个机构不足 1人。

“目前，文物机构多为事业单位，文

物行业总体从业人员基数低的现状，在较

短时间内很难改善。”张晓彤说。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潘路介绍，

西北大学 1989 年设立了文物保护相关专

业 （专科），是国内最早设立文物保护专

业的大学，该专业直到 1993 年才有第一

届本科生。“我们是文物大国，每年出土

的文物数以 10 万计。和需求相比，人才

缺乏的情况凸显。”

“国家文物局一直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工作。持续加强在职技能型人才培训，多

次举办陶瓷、纸张、壁画等文物修复、文物

保护工程管理、古建油饰彩画、官式古建保

护、建筑遗产保护等培训项目。”国家文物

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表示，《考古探掘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已于 2022年加快进度

起草，后续将尽快向社会颁布。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郑晋平介

绍，将积极推动文物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申

报为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类

赛，同步纳入全国总工会参与主办的年度

重点行业技能竞赛名录。

好的文物修复师都是靠
坐“冷板凳”坐出来的

故宫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复师杨玉洁入

行多年，她的切实感受是，文物修复师的

工作常常是“易懂难精”。她说，陶瓷修

复工作的门槛不高，如果仅仅是普通修复

操作，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要达

到一定水平，除了自身的悟性和天赋，还

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耐心。

在文物修复工作中，文物修复师们往

往难以避免“脏活累活”。杨玉洁表示，

“大家对于文物修复师的想象有些理想和

美好，工作实际上是很枯燥和繁复的。”

杨玉洁还记得刚工作时的状态，她笑

言：“那时候自己每天刷碗刷到有点心态

崩溃”。当时，正赶上故宫博物院和景德

镇陶瓷考古所合作修复文物，杨玉洁每天

要清洗各种样式的瓷器。出土瓷片一般都

会沾有泥土，有的还会有钙质沉积物，考

古修复的瓷片也要去除老化粘接材料，还

要谨慎选择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方式，经

常一天处理不了几片。这段时间对于杨玉

洁来说刻骨铭心，“将近两个月时间，我

每天都在清理瓷片，工作简单重复、枯燥

乏味。但我要求自己一定做到认真仔细，

一丝不苟。”

2013 年，张晓彤远赴新疆，主持库

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修复工作。修复

场地位于新疆库车县城西南 30 公里戈壁

滩上的库木吐喇石窟保护工作站。提到当

地的沙尘暴，她脱口而出，“太常见了”。

由于条件有限，在现场工作的文物修复师

们只能自己做饭，“我女儿当时在上高

二，只能将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带，其他

同事也都一样……”张晓彤一行克服了一

个个困难，通过将近两年的驻守，完成了

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修复工作，并

形成了相关报告。

“无一例外，好的文物修复师都是靠

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她说。

谈到多年做文物修复的心得，张晓彤

说，文物修复师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需

要“心灵手巧，心领神会”——既要技术

精湛，也要了解文物的精神内涵。

“很多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物

修复师、考古探掘工，都是年纪较大、学

历不是很高的师傅。”在潘路看来，“一个

好的文物修复师既要懂得自然科学，又要

懂人文科学；要具有科学思维，还要了解

艺术史，拥有人文情怀”。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 2022 年文博系

统现有从业人员 18 万余人中，专业技术

人员仅 5.5万余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不

到 1.2万人。在这 1.2万人中，具备精湛修

复技艺和与理论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更

为稀缺。

“发现自身价值是我留下
来的理由”

近年来，国内开设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的高校数量呈增长趋势。大学生必备网提供

的统计数据显示，开设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的本科高校有 15家，高职院校有 31家。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文物保护与修复

专业每年招生约 40 人，毕业生的就业去

向多为博物馆修复部门、考古所、拍卖

行、文创类公司等，还有学生自主创业开

设文物修复工作室。

“要解决相关专业的学生就业，博物

馆的编制确实没有那么多。”国家文物局

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现在教育部推动

产教融合，一些文物修复公司也能吸纳一

部分毕业生。”

据了解，随着文物修复行业的发展，

目前很多文物修复公司已经颇具规模，部

分企业拥有自己的专家团队，资金和技术力

量都很雄厚，具备全面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

质。潘路认为，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今

后，文物修复企业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文物

保护力量，是文物保护系统很好的补充。

2003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

命博物馆等 5家单位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

家博物馆。为了筹备组建国家博物馆，国

家投入约 5亿元的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的

改造和建设，其中，给文物保护中心的投

入约为 4000万元。潘路介绍，“现在各省

市文物保护中心的投入也都很大，有的已

经远远超过我们当时的投入。”

“进入文物修复行业后，发现自身价

值才是我留下来的理由。”杨玉洁说。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明代御窑厂的那

只‘鸭子’。”在看到明代成化年间的三彩

鸭形香薰时，杨玉洁感觉像“发现了新大

陆”。这只“三彩鸭”的眼睛中含有黑色

釉上彩和青花釉下彩，但从当时已发表

的资料来看，成化三彩鸭型香薰并没有

使用黑色和青花的记录。她还发现了这

个香薰在设计上的缺陷——氧气无法顺

利进入，正常香薰的设计功用无法实

现。她猜测，也许这是一个实验产品，

工艺精美但是功能有缺陷。在对这只特

别的“三彩鸭”进行拆洗时，杨玉洁直

言，“感觉快乐极了，像在和当时的工匠

进行一场神交。”

潘路回忆，自己刚到文物保护系统工

作的时候，朋友们都不太理解，经常对他

发出“灵魂拷问”：“你说你一个学化学的

到博物馆去干什么啊？”

“很多年轻人难以在文物修复行业一

直坚持，能留下的修复师肯定都是因为无

限大的热爱。”他说。

有一次，在对西周早期宗室贵族祭

器何尊进行例行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

相 关 专 家 在 何 尊 底 部 发 现 了 122 个 铭

文。这些铭文的信息非常重要，让很多

重要的历史信息得以补全，何尊也从

“三级品”一跃成为国宝级文物。“通过

文物修复师的分析研究和保护处理，可

以使文物更多的内涵得以揭示，这也是

我留在这个行业并且一直热爱的理由之

一。”潘路说。

“文物修复师作为一个职业，虽然有挑

战有困难，但还是觉得有

趣并且成就感强。但凡真

心喜欢的年轻人都是非

常执着、能够坚持的。”张

晓彤说，这个行业的人

才，既要有手艺、有头脑，

还需要有情怀。

好的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 中青报·中青网
见习记者 崔文瀚
记者 李桂杰

“我们正在对‘古建筑

修复神器’进行研究改进，

等方案成熟一些后，会尝

试申请专利。”江苏省扬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

程学院教师李桐和学生方

媛，联手设计了一个“古建

筑修复便携式脚手架”，还

给脚手架取了一个有趣的

名字：“修复神器”。

2021 年暑假，李桐带

领学生们在扬州市南河下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暑期社

会实践，学生方媛也参与

其中。她们调研的主题是

古建筑门窗雕花形状、古

建筑形制等，为期两个月。

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

不只是一个景区，外面有

被称为“晚清第一园”的何

园，加上扬州旅游业发展

迅速，周边人流量非常大。

在调研过程中，方媛发现，

路边有很多脚手架会把路

堵上。“当时，有工人在南

河下的巷子里施工，通过

多个脚手架拼接来叠加高

度，在狭小的街巷里，显得

很不方便。”

目前，古建筑修复常

用的脚手架是工程用脚手

架，由钢管组成，最小规格

一般为 1 米高 0.95 米宽

1.8 米长。在古建筑复建过程中，常常会

将两三个脚手架叠在一起进行施工。

为此，方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设计一个古建筑修复用便携式

脚手架，在和指导老师李桐沟通之

后，她们决定开始制作。

看到了施工中用的梯子，方媛提出，

“能否在便携式脚手架上加一个梯子，工

人可以自己调节高度和位置？”“不行。在

脚手架上加梯子，既不便携，又不安全。”

设计思路被老师李桐否定并没有打消方

媛的热情。方媛说，自己当时一通恶补，

翻阅了大量相关专业书籍和文献，深入

了解脚手架设计的知识。最后，她和李桐

决定采用一体式的设计方案，方便携带，

也节省了在拼接上浪费的时间。

随着研究的进行，方媛又提出，“能

否增加一个升降结构？”“传统脚手架需

要许多钢管零件，而我们这款设计零部

件会大大减少。”李桐对此很赞赏。

方媛和李桐一边进行“南河下历史

文化街区改造”为主题的调研，一边利用

空余时间设计“古建筑修复神器”。历时

两个月，设计方案终于大功告成，因为体

积小、便于拆装、能自动升降，实用性、便

携性、修复效率大大提高。

在调研中，李桐注意到南河下街区

地势较高，雨水顺着斜坡很快流走，她带

着学生一起设计了集过滤收集于一体的

“古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如今，该项目专

利已经获批。

据悉，为服务扬州古城保护工作，扬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5 年在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的基础上，开设了古建筑

营造与修缮专业方向，每年设置 1个班，

招收学生 30 名左右。目前，通过校企合

作培养的模式，该校已经培养出一批古

建筑营造相关人才，进入古建筑领域，从

事古建筑建设相关工作，为扬州古城保

护贡献力量。

“古建筑承载着乡愁的记忆，我会继

续读书深造，古建筑修复相关行业是将来

就业选择的重要方向。”已经专升本的方

媛表示，她会发挥专业特长，用自己所学

为城市改造中的古建筑修复和保护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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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见习记者 崔文瀚

“文物保护与修复永远在路上，要用

科技助力文物保护工作，培养更多青年

文物修复师，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

人民群众。”前不久，重庆大足石刻研究

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回到自己的

母校四川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为师

生作了一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

先进事迹报告。

“文物修复师是文物的‘医生’，文物

在我面前，是不会说话的‘病人’。不管

在哪儿，我只要看到它们，总是不由自主

地检查有没有病害，思考怎么‘治疗’。”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28 年，陈卉丽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笑言自己有“职业病”，

“上大学时我学习了化学和材料学，在修

复文物的过程中，这两门专业的知识发挥

了很大作用。”

1995 年年初，陈卉丽被调到重庆大

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她虽不是文物保

护“科班”出身，但工作踏实、善于钻

研，且有材料分析、化学学科背景，很快

就被分配到保护工程中心，从此与“这群

不会说话的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8 年，她被委以重任，带领团队

参与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该造像是中

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

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但在历经 800
多年风雨后，造像存在金箔开裂、脱落、

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

34种病害，可谓“病入膏肓”。

在长达 8年多的时间里，陈卉丽团队

攻坚克难，完成了造像石质胎体、彩绘

层、贴金层的修复，使“国宝”千手观音

造像“金光再现”，开创了我国大型不可

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在

修复过程中，陈卉丽团队采用了工业X光

探伤、红外热像探测等方法和技术，这些

都是国内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领域

的首次应用。

28 年前，陈卉丽进入到文物保护行

业，如今她已成为文物修复专家。28 年

间，陈卉丽切身感受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入行时因陋就简，连修复刀都是

自制的。由于没有仪器辅助和数据支撑，

一些复杂、叠加的病害往往无力处理。”

陈卉丽说，这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

物保护工作愈加重视，投入越来越大，各

种高科技运用到文物修复中来，让修复工

作更加得心应手。

“如今，大足石刻已由抢救性保护为

主转为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阶

段。”陈卉丽介绍，2019年 12月，大足石

刻监测预警系统投入使用，可实现对石刻

监测数据、预警信息、监测报告以及档案

数据的统一管理。“一旦发现病害就及时

干预，尽量避免文物从‘轻症’发展到

‘重症’。”

2022 年 6 月 11 日，大足石刻文物医

院启用，医院内设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

文物保护修复室、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

心、保护与修复成果展示室等，还设有分

别针对石质、雕塑、纸质文物等的专业保

护修复室。为文物“看病”变得更加精

细、准确。

“常常有人问我，文物修复工作既单

调又乏味，既清苦又寂寞，一些清洗、加

固等修复材料，还对人体皮肤有伤害，是

什么让你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和坚守？其

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爱！’”陈卉

丽说，“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每当看

到修复过的文物焕发新颜，内心就会涌动

一股无以名状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

会全部转化为我工作的动力与热爱。”

在工作中，陈卉丽总结出“中西医结

合”的文物保护手段，即文物保护工作既

要凭借积累的经验，又要充分利用科技手

段为文物体检，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发现

文物病害，对症下药，让文物修复方案更

加精准和有效。

“大足石刻有 5 万余尊造像，如今已

经进入高速风化期。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

设刻不容缓。”陈卉丽说。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的

阮方红说，自己是陈卉丽的“追随者”。

阮方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在来大足

石刻之前，我就听说了陈卉丽主任的故

事，她那份对文物保护的深情和执着给予

了我不少力量。”阮方红在读研期间致力

于研究凝胶清洗法在鎏金青铜器除锈以及

彩绘层文物表面油烟清洗中的应用，有两

项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证书。她目前主要

从事石质文物保护工作，曾参与川渝石窟

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

小佛湾保护修缮工程以及中意合作保护大

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项目。

阮方红说：“陈老师手把手教我修复

文物，她让我感受到做这份工作需要脚踏

实地。我们青年一代要不断提高修复技

艺，运用科技手段，让文物延年益寿、焕

发生命力，更好地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担子挑起来。”

陈卉丽：如何给文物“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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